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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段志诚的书房，四壁的书柜和一架加装在书
房中间的书架上满满当当的都是书，剩余的空间就只
放得下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一张椅子。退休后，
段志诚的大半光阴都在这个10多平方米的书房中度
过，在成堆的书中，段志诚显得很瘦弱，微微佝偻的背
影在如白昼般的日光灯下透着倔强和不屈。

段志诚个子不高，名气不小，在迪庆，说到修志人
大多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他曾是中甸县（今香格里拉
市）政府办主任、县志办主任。曾三次获得省地方志
协会优秀学术成果奖，其中《中甸县志》获得二等奖。
在职期间编辑有32期《中甸县志通讯》和5辑《中甸县
志资料汇编》。

段志诚于1964年参加工作，在“四清工作队”工作
半年后，1965年5月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

“我与志书很有缘分。”段志诚说，被分配到县委
办公室工作时，他的办公室对门就是档案室，而同学
和玉光就在档案室工作，段志诚便在工作之余时常到
同学那里串门，当时，档案室里有两本县志，段志诚十
分感兴趣，爱不释手地把两本志书通读了三遍。

“我当时就幻想着，要是能写一本中甸县志就太
好了。”段志诚的脸上写满了回忆。

1985年，全国上下开始修志。那时，段志诚已是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时任副县长的张金灿兼任县志办
主任。“全国都开始修志了，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张
金灿是个热心人，他的这一决定正合段志诚的心意。
遗憾的是，段志诚的工作十分繁忙，没能如愿去写
志。政府派另一名同事负责了这项工作，可是，两年
过去了，写志工作进展缓慢，负责人也调离了县志
办。对此，县委召开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接手这项工
作的人员问题，但始终没有结果。

“实在没人写就我来写吧！”段志诚毛遂自荐。
“ 你 去 写 县

志那谁来负责办
公室工作？”时任
县长陈永生极力
挽留，但段志诚
依 然 坚 持 。 于
是，1986年8月，
县长先让段志诚
去主持县志办工
作，段志诚被任
命 为 县 志 办 主
任，但同时还兼
任着政府办主任

的职务，直至1987年6月才卸任了政府办主任，专心
写志。

“写志是个比‘苦行僧’还苦的工作。”回忆起写志
的经历，段志诚说，“很多人不知道，这部县志从一开
始编修就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为没有先例，更没有
经验。从组织发动和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和使用
以及如何进行编纂等涉及编写志书的各个环节都需
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思考和构思完成。”当
时，这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做过，为了了解
地方志的编纂方法，段志成和其他分志编纂人员不懂
就在干中学、学中干，硬扛起这个历史的机遇和重任。

编写县志的那些年加班加点是常态，通宵达旦也
是常事。为了查找一些历史大事，段志诚曾用大量时
间翻阅《二十五史》，曾一次又一次到昆明、西藏、青海
等地泡档案馆，看书、买书、考察、调查更是工作日常，
他还以办《中甸县志通讯》的方法汇集了许多知情人
的资料。

1996年，《中甸县志》进入了总纂阶段。“那是写志
以来最艰苦的日子，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写累了就在
办公桌旁的床上睡一觉，醒来又接着写。那时，有人
甚至认为我快要死了，还有人劝我写不出来就算了，
不要苦了。”段志诚一脸无奈。

终于到了审稿阶段，段志诚带着厚厚的稿件来到
省志办，其实他心里是忐忑的，因为种种原因，卫生分
志撰写人一直未交稿。

“请你们一定帮我在州庆之前审完……”在多次
的交往中，段志诚与省志办工作人员已经很熟悉，为
支持段志诚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
前出书，省志办工作人员停止了正在审核的《昆明市
志》，专心审核《中甸县志》，但很快省志办负责人就发
现县志中缺少卫生志，若不及时交稿，将面临停止审
核的局面。

“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来交稿。”段志诚说。
回到单位，段志诚把卫生局的所有档案背到家

里，又开始了他没日没夜的工作。
“两个月，几乎不睡觉的两个月！”段志诚说，两个

月时间，他完成了编写、打印及送卫生局审稿的工作，
顺利地把稿件交到了省志办。

通过审核，《中甸县志》得到了省志办的一致好
评，1997年4月完成出版后还获得了省地方志协会评
选的二等奖。

读完《中甸县志》，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木芹连声
称赞：“你的资料太珍贵了！有很多我从未了解过的
历史资料。”但在赞赏的同时，木芹教授对县志里没有

对资料出处做上注释有些遗憾。
段志诚也表示无奈，他托着足足有6厘米厚的《中

甸县志》说：“这件事确实无法做到，写志书就是‘拿来
主义’，再珍贵稀奇的资料也无法注释，如果要像学术
论文一样注明出处，那一本县志用两本同样厚的‘大
部头’也注释不完。”

1998年，段志诚光荣退休，闲不住的他先后在迪
庆日报社做过校对员，在天界神川酒店做过顾问，但
始终初心不改，在闲暇之余，他从未停止过对地方历
史的研究，2006年，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始，他承担了多
个单位的志书编写工作，至今，已完成出版《香格里拉
县人民政府志》《中共香格里拉县委志》《尼西乡志》，

《香格里拉县教育志》也正在编写之中。
从1985年开启“苦行僧”般的写志生涯起，至今已

有37年时间，段志诚从一个没有写志经验的外行人成
长为地方志专家，亲身参与并见证了香格里拉市地方
志事业的发展。

“写了一辈子的志也有很多遗憾，一些部分写得
不是那么准确，但正是这些遗憾促使我努力地去探究
真相。”77岁的段志诚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段志诚是白族血统，却从小在纳西族居住区域生
活，对纳西文化饶有兴趣。在多年前写志过程中，写
到纳西族的族源和迁徙路线问题时，他对纳西族学者
的定论心存怀疑，但又苦于找不到依据和时间不足，
只能依葫芦画瓢按照既有资料进行编写。段志诚是
个倔强的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根刺，深深地扎在
他心里，他必须把刺拔出来。

“纳西族的族源和迁徙路线是个有趣的问题，这
么多年，我收集了许多资料，基本查明了真相。”段志
诚有些激动。完成《香格里拉县教育志》后，他计划写
一部专门探寻纳西族族源历史的书籍。

“那些年潜心编纂志书，有些对不住自己的身体，
只愿上天再给我多一些时间，让我完成这部有趣的书
便此生无憾了。”说到这里，一向乐观坚毅的段志诚有
些忧愁。

段志诚是一名有着4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认真负
责、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无不体现着一名共产
党员的先进性。

“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学党史，地方党史也是县志
的研究范围，对于写志书的人来说，学党史，研究党史
那是从开始修志那天起就特别要紧的事，修志的人首
先政治上要过关。”段志诚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
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导下，永远
不忘初心，朝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行。”

志 书 志 人 志 在 志 中
——访迪庆方志修志人段志诚

⦾ 王维韬

在我心里，迪庆是一座神圣的高
原，是诗歌和美好情感的故乡。我去
过这座高原几次，每次都怀揣着朝圣
般的心境，至今我书房里还保留着几
件从那里带回来的纪念品。无论身
在何处，我的思绪常常不经我同意就
自然而然地飘荡到那里的雪山草甸，
仿佛那里才是情感的故乡。

这座主要居住着藏族人民的高
原是一座诗意弥漫的高原。出生在
德钦的著名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
集《草原集》《西窗集》《石竹》《爱的花
瓣》《对生叶之恋》中的许多诗歌，就
是他献给这座高原的。军人出身的
饶阶巴桑擅长颂扬边防军战士，他的
诗想象力丰富，抒情基点独特，情感
意蕴充沛，不仅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中国诗坛带来了独特的云南味
道，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成为了那个
时代的经典，比如他的代表作《牧人
的幻想》《母亲》《让我变成一条金鱼》
等。饶阶巴桑是这样歌颂他的《母
亲》的：

我吸吮着母亲的奶头，
还不曾想过捏泥娃娃和捉迷藏，

还不曾想过天空和陆地，
可是心里却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
比母亲的胸脯还宽广！“

我从遥远遥远的边疆，
渡过了长江和黄河，

虽然我还没有走到长白山，
但是我在心底轻声地说：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
比祖国的胸脯更宽广！”

——饶阶巴桑《母亲》
诗歌里浓郁香醇的，是诗人对自

己的民族和国家的热烈真挚的爱。
他写“母亲”心胸的宽广，说它宽过天
空，宽过大地，“世间再也没有什么/
比母亲的胸脯更宽广”，这一夸张无
限地增强了“我”对“母亲”的爱和尊
敬。在第二节里，诗人紧接母亲心胸
的宽广来写祖国母亲的辽阔广大，说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祖国的胸脯
更宽广”，更是达到了让人震撼的艺
术效果。在这里，诗人的情感已经超
越了自我，获得了一种超越性和永恒
性。这是迪庆高原上的诗人献给祖
国母亲的一首炙热的情歌。

饶阶巴桑开创的书写和歌颂爱
的传统，在新近迪庆藏族诗人那里得
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扬。单增曲措
和写诗不算多的扎西尼玛都是迪庆
高原上懂得爱、追求爱、守候爱、善于
书写爱的藏族诗人。他们爱自己脚
下的高原，爱高原上的山山水水，爱
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诗歌也因为爱

的品质而获得了独特的诗性。
他们的爱首先唱给故乡香

格里拉。在詹姆斯·希尔顿的
小说《失去的地平线》里，香格
里拉就是人们一直向往并始终
在寻找的人间天堂。这里雪山
耸立，湖泊如镜，人民淳朴乐
观。诗人生长在这片净土，他
们的诗自然与这座高原建立起
一种独特、神圣的情感关系。

我把风马献给卡瓦格博
他是我历世历辈的祖父
我在他的抚摸下长大

每次我远足他乡
他会给我摸顶祝福

每次我从外地回归故乡
他会亲吻我的额头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寒彻刺骨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凌冽强劲

这是尘世中最温暖的手
传我慈爱和力量

——扎西尼玛《风》
这样的诗只有生活在迪庆高原

上人民才能写得出来。诗歌里，卡瓦
格博雪山不是游客眼里的风景，不是
攀登者心中要去征服的对象，而且是
尘世中最温暖的风，是我的祖先传递

“慈爱和力量”给我的温暖的手。这
首诗抒情视点新颖，情感独特真诚，
在诗歌情感雷同化的今天，尤其能显
出它的独特。

神山圣湖、江河草甸、蓝天白云、
雄鹰骏马、雪花阳光，都是迪庆高原
的灵魂所在，也是滋养诗情之物。单
增曲措说：“羔羊、草原、雪、爱，就是
我诗歌的灵根”。诗人对这座高原有
着一种独特情感。单增曲措的《雪
花》与扎西尼玛的《风》一样，都书写
了一种带有“区别性”的情感——这
应该就是诗歌民族性、地域性的表
现：

谁说最寒冷的冬天
没有美丽纯洁的花朵绽放

那漫天舞蹈的雪花
不就是天堂最美的花儿吗
它们绽放在无极的天空
它们绽放在雄俊的高原
它们绽放在悠远的江河
它们绽放在辽阔的草甸
它们绽放在苍茫的雪国

在天与地的阶梯
在众神的赞美和凝视中

是的 它们是天堂
给予雪域的最广阔的厚赐
我坚信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再没有什么别的花朵
开得如此热烈 如此鼎盛

如此通天彻地
甚至敢与它们的

美丽和纯洁
比肩而立
——单增曲措《雪花》

诗人爱雪。雪在她眼里不是季
节的标致，不是寒冷的极限，而是高
原上绽放的最美的花朵，“是天堂给
予雪域的最广阔的厚赐”，再也没有
什么花比它更美了。诗人借漫天飘
洒的白雪，写出了高原的广袤雄伟。
动与静，柔与刚，小与大，很自然地糅
合到了一起。在诗人眼里，“白”是一
种至高无上的存在的象征，也许，只
有懂得藏族诗人心目中的“白”，我们
才能走进迪庆高原，才能欣赏高原上
云朵的白、雪山的白、白塔的白、哈达
的白……

其实，高原大美，更多时候并不需
要太多的言说，不需要专门的修饰，只
要简单、真诚地“记录”，诗就诞生了。
高原上的花、草、风、树、牛羊、云朵、夕
阳、经幡……一切都是诗。比如：

风从坝子经过
牧草没有回应

经卷一样打开的牧场
牛羊马群信步走来

天上的云朵
草甸上的花朵

我的高原桑烟一样迷人
——单增曲措《六月》

在父母的爱里，单增曲措是一位
童话里幸福的公主，那里是一个阳光
明媚、开满鲜花的美丽世界：

高原的冬天很冷
冷得骨头都发裂

阿爸把酥油捏成了
一个又大又圆的太阳

用爱把我藏进酥油太阳里

高原的春天也跚跚来迟
阿妈用酥油捏成
一小朵一小朵
金色的太阳花

用爱栽满整个高原
整个春天我都在摘

希望的太阳花
幸福地沐浴在

酥油太阳花的花瓣里”
——单增曲措《阿爸阿妈酥油太

阳我》
在追求男女爱情的道路上，单增

曲措是一位执着大胆的美丽女人，她
炙热的爱甚至让她无法找回自己。
这位美丽大胆的爱的找寻者，也曾在
爱情的风雨中徘徊过，但那是一种有
坚守的、寻找真爱的徘徊：

是谁在深夜里
叫我
曲措

是谁在另外一个世界
叫我
曲措

一只夜莺飞来
告诉了我

是那死去的爱
爱远离了我

茫茫夜里我在找寻
那首爱情的诗歌

在一座生与死的虹桥上
我看到了它
在来回徘徊
——单增曲措《徘徊》

单增曲措是一位有着爱的信仰
的诗人，她的爱不是无根的愁怨，更
不是轻浮的商品。有时，她把人世间
最美的爱归因于宗教文化中的神性
和缘分，这应该是她的民族文化在诗
歌中的自然流露。

阿哥啊
姻缘之佛没出现之前

阳光不曾明媚
月亮不曾皎洁

天空如一块灰色的抹布
阴沉沉的挂在天上

阿哥啊
在姻缘之佛出现之后

白天你化成太阳
让我灿烂无比
夜晚你是月亮

我的人生路不再迷失
——单增曲措《姻缘之佛》

当拥有了爱情，单增曲措就成了
高原上要用生命与情感去守候爱的
痴情女子。她在诗歌里表达对爱情
与时间的复杂关系的体验时，受到了
仓央嘉措的影响：

那一天
在风中拴了一个铃

不为别的
只为让你听到我的思念

那一月
在风中树了一串经幡

不为别的
只为让你看到我的思念

那一年
在风中种了一个经筒

不为别的
只为让风儿转动思念

——单增曲措《那一天》
爱情是一种复杂的生命体验。

对于优秀的女诗人而言，她的情感世
界可能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我们不
一定要求她写出怎样深刻的主题，而
是要看她有没有写出有别于他人的
至情至爱。我以为，单增曲措是一个
有着自己独特诗歌世界和诗歌声音
的诗人，下面这首《爱我》是她用生命
为读者唱出的最好的爱的声音之一：

爱我
就让我做你的影子

无论昼夜
都和你在一起

爱我
就让我做你的名

无论多远
都能唤回你

爱我
就让我化做你的泪珠

无论悲喜
都与你共享

爱我
就把我裁成你的寿衣

无论天堂地狱
都与你厮守
——单增曲措《爱我》

亲情和爱情是单增曲措诗歌
“爱”的主题的两个方面。她诗歌中
的亲情美如神圣洁白的哈达，她笔下
的爱情又总是柔美、纯粹得让人心
碎。然而，单增曲措的魅力更在于，
她总是能巧妙地把爱情和亲情完美
地结合在一起，让这两份人世间最重
要的情感成为她诗歌中永远散发光
芒的精神内核。

扎西尼玛虽然是男性，是典型的
藏族汉子，但是他的情诗一样让人迷
恋。也许，因为内心深处的羞涩，扎西
尼玛的爱情诗一般都不去大胆直接地
言说，而是有一种害怕被人知道的遮
掩，这反而增添了他的情诗的扑朔迷
离之美，让人读起来更加心醉。比如：

风呀
请把我的情话

带到情人的心上
如果路上遇见月光
请变作迷路的蜜蜂
如果遇到赶路的人
请变作失意的小溪

——扎西尼玛《情书》

遥遥远远地来
云絮一样地走了

不伤心
一定是假的

这种痛啊
就像深秋的银杏

在晦暗，在阴冷中金黄
却无光芒照耀

——扎西尼玛《爱情》
这两首诗都写得极美。第一首

中，藏族汉子扎西尼玛把爱的甜蜜，甜
蜜中的羞涩，因羞涩而避免不了的遮
遮掩掩等体验写得活灵活现，让读者
置身诗情中。尤其是那恋爱中的“我”
嘱托高原上的风帮我捎去情话，又要
风为自己保守爱的秘密，这样甜美、痴
情、无所不能的叮嘱，这样有情有境的
诗歌世界的设置，简直美到了极致。

第二首写的是爱情消散时生命
的疼痛体验，但是扎西尼玛依然把它
处理得极其特别，言说的是疼是痛，
是爱的告别和远去，但是强调的却是
爱的美好和无法忘记。爱的失去，爱
的心正沉浸在伤痛中，但是失恋的生
命依然沉浸在爱“遥遥远远地来”和

“云絮一样地走”的两个美的情景
中。第二节与其说是强调爱情离去
后生命处于晦暗的状态，不如说诗人
强调的是经历过爱情的照耀后，生命
获得的永远“金黄”的色泽和品质。

懂得爱的人是幸福的。懂得书
写爱的诗人更是幸福的，甚至是让人
羡慕嫉妒的。我因为单增曲措和扎
西尼玛能写出如此感人的情诗而“嫉
妒”他们，也因为这些感人的情诗而
期待他们，期待他们在将来给我们贫
庸繁忙的现代人带来更好的属于他
们的高原的诗。

在我的记忆里，单增曲措和扎西
尼玛故乡的草原上开满了无数美丽
的格桑花。那是一种象征着爱与圣
洁的吉祥花。传说，不管是谁，只要
找到了八瓣的格桑花，就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幸福。我想，诗人单增曲措和
扎西尼玛就是找到了八瓣格桑花的
人，他们的幸福写在他们装满了爱的
诗歌里，传递给了热爱诗歌的我们。

作者简介：马绍玺，文学博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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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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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歌唱者
——迪庆藏族诗人单增曲措、扎西尼玛诗歌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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